
即使再绝望， 潘尧生和李
秀萍也未想过逃离。

在破产的三四年里， 因同
样原因， 醴陵有十多名老板跑
路了，“他们欠得少，几十万，跑
了。还有人在外面又发了财，但
就是不回来。”

潘尧生留了下来，“人家
把钱放我这儿， 这是信任。我
还能挣钱，只要爬得动，都要
把钱还掉。”

“有些老人是五保户，无儿
无女，靠这几千块钱养老，我们
跑了， 他们咋办， 我们良心难
安。”

不等债主上门， 潘尧生带
着一个账本，家家户户上门“交
底”，一笔笔记下，并编号1到
99：共306万。最多的30万，最
少的2000元。

接着变卖家产： 小轿车卖
了，承诺给女儿们做嫁妆的房
产卖了。 把老母亲送到妹妹家
住，一家人住进了厂房二楼。

此后，只要哪能赚钱，潘尧
生和李秀萍就会一扑而上：挖
铁矿石、挖土方、拉河卵石、卖
生猪……起初三年， 他们的世
界里几乎没有昼夜。

累了，眯会儿；醒着，加把
劲。挖铁矿石短短三个月，130
多斤的潘尧生瘦了20多斤；李
秀萍独身一人跑到千里之外
的广西田阳县请人开货车拉卵
石，“整个工地， 只有我一个女
的。”

三年打拼后，一算账，李秀
萍大哭： 又苦又累， 还赚不到
钱。

如果不是应记者要求，
李秀萍不愿再踏入此地。8月
6日，金辉纸厂内，一叠叠回收
的废纸垒了两层楼高。 二楼房
内，一片萧败。正午太阳毒辣，
房内黯然无光。

不远处正翻新的一栋三层
小楼，曾是他们的家，李秀萍最
不舍的小楼。“这是我们1989
年一砖一瓦建的，住了15年。”
这栋楼被他俩抵债了，27万。

他们已无家可归。2007年
正月， 李秀萍清理好满是灰尘
与垃圾的造纸厂二楼三间房，
全家人回到伤心地。

那些年， 夫妻俩常彻夜失
眠， 满脑子全是债，“等听到鸡
狗叫，才能逼自己闭眼。”

三年不着家的奔走， 潘尧
生担心债主有想法， 夫妻俩决
定干回老本行：跑运输。

绝望时刻
风光的老板，失眠的夜晚，
诚信的司机

潘尧生总比别人多
跑几趟车， 也经历了很
多生死时刻。

现今， 潘尧生主要
为浏阳烟花爆竹厂运输
烟花。

车开得好，价格低，
很多老板喜欢他。 跑长
途容易打瞌睡， 潘尧生
舍不得请人换把手，便
让李秀萍坐副驾驶“押
车”，聊天赶瞌睡。

一次， 长永高速修
路， 星沙服务区路段摆
放了一排锥形警示路
障。连续几小时开车，潘
尧生头脑混沌， 看着车
走脑袋却不管事， 眼皮
闭合频率不断增加———
货车丝毫没减速， 一步
步靠近， 以60码的速度
对着路障直冲过去。

李秀萍吓得大喝，
潘尧生惊醒，一脚急刹，
往右急打方向盘。撞翻
7个锥形路障后，车子才
停住。

此后，若独自开车，
潘尧生会不时用拳锤
头，保持清醒，但惊险难
除。

“长永高速进收费
站后， 一架天桥下有根
柱子， 我愣是没反应过
来，朝着它开。”潘尧生
突然一激灵，急刹，停下
时车头离柱子仅2米。这
事， 潘尧生至今也不敢
和李秀萍提及。

这十年， 即便再劳
累， 李秀萍每晚都睡不
着，“以前担心还不上
钱， 现在担心尧生在外
开车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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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债

2004年， 醴陵老板
潘尧生经营的造纸厂破
产，最大股东跑路，夫妻
俩背上306万元的债务。

打
拼

2004年至2007年，夫
妻俩变卖汽车、房产，挖铁
矿石、挖土方、卖生猪……
又苦又累，没赚到钱。

还
债

2007年至今，潘尧生
成了货车司机，通过跑运
输， 逐步还清了近280万
元、85名债主的债务。

风吹过楼廊， 李秀萍和潘尧生站在
楼边，沉默良久，李秀萍哭着说：跳吧。

潘尧生一言不发，深埋着头，只是紧
拽着老婆的手。

他们挺下来了， 熬过九年前的那个
夜晚。

回忆那个春夜， 潘尧生眼眶泛红，
“很难熬，心冷得抽筋。”李秀萍说，“当时
真一点信心都没了。”

8月4日深夜，醴陵市一户居民楼内，
门锁轻开。瘦小黝黑的潘尧生进门，一脸
风尘，家人都睡了，脚步很轻，老伴却还
是醒了，她心疼地说：“回来啦。”

这三个星期， 潘尧生一直没在家落
脚。他开着一辆53吨的大货车，奔波于广
州、浏阳、岳阳、长沙等地，运送烟花。

7年前， 老板潘尧生成了货车司
机———为偿还306万元的巨债。

夜深如海， 他摸着染黑的白发笑着
说，“只有二十多万了， 终于能看得到对
岸。”

———发现寻找正能量，有奖热线96258

十年还债诚信路 生死疲劳夫妻心
306万民间借贷，99个债主，最少的只有2000元 “赚多多还，赚少少还，但不能不还”

李秀萍说， 这一辈子没
管着丈夫啥，就管了这本账。

每次还钱回来， 她都会
记好账。蓝色硬壳本上，密密
麻麻地记载了还款记录，还
得最多的一年七八万， 最少
的一笔只有100块。

99名债主， 大部分人名
旁边打了勾。“有勾的就是还
完了。” 李秀萍又细数了一
遍，“只有14个了”。

8月5日， 醴陵三仙镇老
街，61岁的樊光荣笑着：“他
每年过年都来还钱， 每个债
主家都去，我相信他们。”

“没怪他们， 他们讲信
用， 谁都会有困难的时候。”
樊光荣说。

两三年前， 债主徐美谊
准备再次借他10万用于生活
周转，却被拒绝。徐美谊说，
“这是个有担当的汉子。”

这些年，账本渐薄，还被
撕成两半。“还完的就撕了，
每撕一页， 肩上就轻些。”李
秀萍说，谈及今后，她用了句
醴陵老话：不欠账，穷也得(不
欠账，穷点也过得)。

潘尧生心里也有一本
账。“再过两年满60岁，到时
就不允许驾驶大车了。两年
内我要把这20多万的账还
清。”潘尧生紧握拳头，信心
满满。

十年还债路， 潘尧生说
亏欠太多。“两个女儿出嫁，
没打发一分钱嫁妆； 这么多
年， 我没给秀萍买过一件衣
服和首饰； 很多债主不要利
息， 有债主仅要我承担一半
债务，这都是亏欠。”再坚强
的硬汉，也会泪光闪闪。三百
万没有压垮他， 理解却让他
动容。

57岁的退伍兵潘尧生曾是当地“财
神”，李秀萍和他结婚33年了。

二十多年前，他俩起早贪黑，成了当
地最早的万元户。1992年是潘尧生夫妇的
转折点。投资3万，他和三个伙伴开起纸箱
厂， 这也是醴陵当时第一家私营企业。女
人在家盯纸箱生产，男人在外跑运输拉业
务，生意红火。

1995年， 四人又投资了一家造纸厂；
2000年， 湖南仅有三条2400造纸机生产
线，潘尧生占一条。“当时纸很俏，供不应
求。”那些年，货车在厂门外排队，电话响
个不停。

之后，企业投资达1600多万元，几百
人投进积蓄。李秀萍回忆：“那会，银行利
息3厘，我们一分八。”大家都愿把积蓄投
给他们。

潘尧生经手了99人的资金注入，多是
乡邻。每到过年，潘尧生夫妇都会去家家
户户送利息。而正是这99笔账，拴住了他
们整整十年。

信心爆棚，追加投资，规模扩大，没料
到危机四伏。2000年，醴陵同时新建六个
造纸厂，3毛钱一斤的再生纸原料，经抢
购后疯涨至8毛一斤， 再加上治污排放
环保治理要求日趋严格， 潘尧生的厂难
以为继。

2003年， 潘尧生撤股。 夫妻俩核算：
99人将306万元放到他们这里赚利息，但
大股东欠他们130多万， 还有200多万外
债，“如果所有钱收回，完全可以一身轻。”

未曾想到，2004年6月造纸厂最大股
东跑路， 厂子破产，200多万的外债要不
回，夫妻俩绝望了。

潘尧生不再走家串户， 走路都低着
头。

“财神”破产
他们都跑路了，他俩坚守，
走路开始低头

■文/图 记者 赵玲 实习生 李瑶 夏榕
通讯员 曾令辉 罗铁华

血泪三年
挖过矿、拉过卵石、
卖过生猪……老婆痛哭，
只为良心

生死疲劳
跑车路上生死时刻，妻子每晚担心失眠

潘尧生家的过年，
从腊月廿六开始， 大年
初一结束。

“前三年没挣到钱，
我们一家家打电话告诉
今年的收益，请求谅解；
2007年跑运输后， 钱挣
得多些，开始逐个还。”

潘尧生还账有三个
规矩： 一是“赚得多多
还，赚得少少还，但不能
不还”；二是“按借钱的
比例还钱， 不管钱多钱
少，不分亲疏”；三是“如
果债主家有急事需用
钱，尽早还钱”。

每年腊月廿六、廿

七、廿八三天，是潘尧生
一家的“还债日”。近的
债主， 他会逐个上门还
钱；远的，就由李秀萍汇
款， 留下存根。 年代久
远， 有些存根上的墨迹
挥发，空留一张白纸。

“欠钱不能躲，越躲
越被怀疑。” 潘尧生的诚
信也让一家人得到债主
的尊重，“还钱时没有谁不
客气， 不管还一两百，还
是一两千，没人不理解。”

吃完团圆饭， 早早
睡一觉，大年初一清晨，
潘尧生就开车出门，开
始新一年的还债之路。

过年还债
“赚多多还，赚少少还，但不能不还”

心酸账本
“还完就撕，每撕一页，
肩上就轻些”

8月5日，在小女儿家中，潘尧生和李秀萍在翻看账本。


